
英烈事迹永存  亲情血脉永在
——记二十年前一场告慰英烈的寻亲活动
马常宏
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歌颂革命歌颂党，缅怀英烈，共话发展的活动时时在我们周边展现，当年那种腥风血雨、艰苦卓越的战斗也时常在告诫我们，革命胜利的成果是来自不易的。同时，二十年前的那一场跌宕起伏、感人肺腑寻找革命烈士亲属，告慰烈士英魂的情景，又再次显现在我的脑海里，让人难以忘怀。
2001年的“五·一”黄金周中，我和家人避开了人满为患的名胜景点，选择了尚未开发但水乡古镇风貌依旧的震泽镇作一日游。在震泽朱先生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震泽公园游览，不知不觉中，路径把我们引到了一处烈士陵园的门前。陵园内，四周静悄悄，三座墓碑高高地耸立着，边上绿树围绕。我在墓碑前察看时，发现左边吴毓骍的墓前有一块镜匾倚靠在碑上。我好奇地走了过去，只见匾上的墨迹文字已被雨水淋得有些模糊，但仍可辨认出来：“悼念先父吴毓骍老大人千古/血溅吴江土/泪湿美国风/旅居美国儿品南率女琴南敬挽/2000年4月9日。”望着镜匾中凝重的十个大字，我猜想了很多，心中久久没有平静。回到家后，我依然沉浸在烈士墓前的所见所闻，随后我即写了一篇小文《吴毓骍烈士墓前》（以下简称“《吴》文”），刊发在了《吴江日报》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吴》文刊发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老干部中引起了广泛反响。一些熟悉烈士的老同志更是百感交集。当年和吴毓骍一起从事地下党工作的沈健男写了回忆烈士的文章送到报社。吴毓骍的入党介绍人张光启老人，读了文章再和老战友严明华通电话时咽喉哽噎，泣不成声。当年直接参与追拿杀害烈士的凶手、离休干部王正斌，读到文章后思绪万千，连夜写了一封信送到吴江日报社，表达了要把烈士遇难真相告知烈士后代的迫切愿望。他说，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风风雨雨，如今历历在目，吴毓骍的后事，都由地方政府负责处理，我们没有和他的家属会面，不知道他有个儿子叫吴品南，之后也不知道他的儿子旅居美国。当时侦破枪杀革命干部的案件尚在高度机密之中，我推测吴毓骍烈士的家属可能不会了解此案的全部案情。王老写道：“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能把烈士牺牲的情况讲给他的家属听，一则使家属明白，再则也告慰亡灵。从报上看，烈士的儿子及孙女，远涉重洋，来到震泽祭悼亲人，我很遗憾，又失去一次机会。于是我决定把这故事写出来，借贵报以存后世。如果有幸，《吴江日报》飘洋过海，让旅居美国的吴品南先生、吴琴南小姐及其家人都能看到自己祖先在短暂一生中的英勇业绩，我心足矣！”。后来，王正斌的来信以及他那较为全面回忆烈士被杀害的前前后后的文章《回忆吴毓骍烈士》刊发在了6月29日的《吴江日报》上。
由此，在报社领导的授意下，我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寻觅烈士亲属后代的工作。这既是为了了却战友情的一段心愿，更是为了让烈士的后人了解一段历史真相，告慰烈士亡灵。
首先我和一位编辑再赴震泽公园探寻第一线索，在公园负责人于镇荣处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原来烈士的后人去年曾来过扫墓，是悄悄来的，临走时公园门口小店里卖胶卷的老妈妈希望他们留下一个地址，以便好联系，于是烈士的孙女吴微芳就给公园方就留下一句话“请领导多保管（护）烈士墓 ”和一个地址。他们这次也是悄然而来，无声而离，未给公园增添麻烦。当我再次来到吴毓骍烈士墓前，镜匾仍在，但上面的字迹却了无踪影，给雨水冲涮掉了。当时我的内心好生纳闷，一年的时间都保留了，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字迹乍就没了？这境况真让人匪夷所思！
7月初，我按着地址给烈士家乡浙江瑞安发出了第一封信，转达了吴江老同志的心愿，希望烈士儿子吴品南先生能提供相关的情况，我写道：“现在，您及您的家人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中国毕竟是您的故乡，吴江也毕竟是您的梦魂缭绕之地，您与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您的血管里涌动着烈士的血液。我们真诚地期盼您能够择机重回中国，重回吴江，能与我们一起到震泽公园凭吊您的父亲，寄托您我的哀思……”我在信封里装有6月1日、6月29日两份《吴江日报》。不料，一星期以后信被退了回来，原因是“地址不清”，这让我始料不及，一时陷入了困境。
但是我没有放弃，我按照吴江史料中极少文字的介绍，锁定了烈士的家乡在瑞安。于是我围绕瑞安的相关部门逐一去电查询，从街道办事处到市公安局，从民政部门再到出入境管理部门，都去问了，但都被告知“情况不太清楚”。又几经周折，目标渐渐缩小，我终于打听到瑞安市瑞湖路上“红旗派出所”的电话号码，并找到一位热心的“薛警长”。薛警长答应去找一找，但一连好多天都没有信息，后来薛警长回话说“地方很大，住房很多，很难找”。到了7月底光景，寻找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那天傍晚，在薛警长的不懈努力下，找到烈士家人，转告了吴江日报社寻找他们的事。旋即烈士孙女吴微芳在当地派出所里与我通了电话。我一听电话，几乎绝望的心情顿时怒放开来“终于联系上了”。电话里对方万分高兴，她听了我的简述后，她说，万万没想到异地他乡的人会是这样关心着她死去的爷爷，关心着烈士的后代，她表示非常感谢。交流中，她也说出已经埋在他们心中多年的两点想法：第一，这墓中埋的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人？第二，他们渴望能得到一张烈士先祖的照片。
寻找没有结束，只是转向了一个新的内容。我能理解他们五十年来的那种契而不舍、没有放弃的心愿。所以，我只能继续下去。
与对方通话后，我把退还的信重新封装以后寄出。同时，又把目光移向那些老同志，期望着在他们身上能找到答案。在接下来的二个多月里，我分别走访了离休老干部王正斌、严明华、张光启、沈健男等人。王正斌是当年县公安局追捕杀害烈士凶手的侦察干事，其他的都是和烈士生前一起共事的。
老人们对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记忆仍是非常清晰。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很多有关吴毓骍的往事，那些凝聚着战友情、同志情的话语手势、动容之情、缅怀之意，常常让我仿佛看到了他们昨天的斗争历程。沈健男谈了在地下党的介绍下如何结识了同乡人吴毓骍，吴毓骍与费达生的交往、他与吴毓骍一起食宿、唱歌的故事。严明华夫妇对吴毓骍人品也是赞口不绝，说他有文化、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对吴毓骍的不幸牺牲，当时全县上下都感到震惊和愤慨。严明华详细叙说了吴毓骍烈士遗体从简陋的、池塘边的“响铃棺材”迁移到震泽公园的经过，烈士的遗骨就是由他亲手放入新墓穴里的。作为吴毓骍的入党介绍人，张光启老人对吴毓骍更是感情深厚，吴毓骍对史可法的崇拜，对国家民族自由的向往，对恶势力的憎恨，这些都是吴毓骍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坚定信仰。王正斌作为公安侦察人员，叙说着当年复杂的斗争背景，案件发生后，县公安局局长在大会上立下誓言，坚决要在一个月内把匪徒们逮捕归案，为烈士报仇，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王老和战友们运用各种侦查手段，动用一切力量，12天内在上海和本地逐一将这批匪徒捉拿归案，无一漏网，后来集中镇压在烈士牺牲的地方，以慰亡灵。我还与钱永良、沈大良等当年地下党员电话联系，询问一些事项。
通过走访，我找到了第一个答案，震泽公园烈士陵园中真实地埋有吴毓骍遗骨，既排除了烈士家属的疑虑，也丰富了吴毓骍生前的一些革命活动内容。答案的出现，也正真告慰了烈士后人寻亲的心境。
解决了一个问题，而另一个心愿还没了却。照片仍无影踪，我还得继续寻觅着。
在寻找的过程中，10月中旬，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飞越重洋到了我的手中，原来是烈士的儿子吴品南寄来的。“来信及两份报纸由我女儿转寄给我，均已收到了。你们对革命烈士尊敬！感谢吴江市政府和吴江日报社等有关同志，缅怀先烈和对我们家属的关心。在此表示谢意。”
他写道：“当我捧读我父投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时，只觉得天旋地转，肝肠寸断，热泪滚滚。为影历历，不知语从何起，思绪万千。我父牺牲是我家的不幸，又是国家的损失。当时我尚八个月，父子各不相识，甘苦如莲。母亲三餐以泪水拌饭喂养我，真是风里生雪里长”。
我通过信件，大体了解到了他们家庭的一些变故，吴毓骍父亲在解放初期被划为富农成份，政治上的压力，家里又缺少顶梁柱，导致家境贫寒，生活十分艰难。吴品南只读了小学，就一直务农在家，姐姐吴琴南读了初中，母亲带着姐弟俩熬过了漫长的三十多年。至上世纪八80代中期，在福建亲属的资助下，母亲携吴琴南先移居美国，10年后，吴品南也携带二女一儿移居纽约打工。1971年、1994年吴家人曾来过吴江二次上坟祭扫。吴品南说，2000年来吴江上坟时“托人在墓前写下‘血溅吴江土，泪湿美国风’十个字，以悼念先父。未想到此事引起贵市有关同志重视，也曾想过，假如老父未死，也许他成为吴江市的建设者。”他感恩不已：“愿吴江市更加繁荣昌盛，以慰先灵”。
吴品南先生如泣如诉的这封信，百感交集溢于言表。他很想马上飞抵吴江，看一看这些父亲的战友，看一看为同一个心愿而奔波着的人，他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讲。
烈士家的一系列变故，让我始料未及。我也期盼着吴家后人的早日到来，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我把这一情况通报给了那些老同志，大家都在等待着那一天。
等待是心焦的一件事，更为心焦的是烈士的照片还未找到。
一晃，时间己到了2002年。
5月28日晚，吴毓骍烈士的后人第四次踏上了吴江的土地。为了寻得真相，他们5月中旬从美国飞回来后，家里稍作停顿就立马赶来吴江。这次来吴江的是烈士的儿子吴品南先生和二个女儿吴微芳、吴小芬。一年的时间，我也终于等到了与吴家人的会面。见面后，我们双方彼自交换了情况。吴品南强忍着泪花诉说着他父亲牺牲后的家境情况和他的心情。按他们当地习俗，吴先生拿出一叠人民币执意要酬谢报社，我们谢绝了。
次日，在我们的牵头下，王正斌、沈健男、沈大良和严明华夫妇等老同志在市老干部局会见了吴品南父女们。刚一见面，沈健男、严明华和他的老伴连声说：“像，像！只是比他父亲更显得魁梧！”
老人们见了战友那从未谋面的遗孤，又勾起了许多往事。而吴品南，也从未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如今见到几位对自己充满亲情的父亲的老战友，犹如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之情涌入胸中。老同志们也了解到了吴毓骍牺牲后他家的一些意外变故，颇为感慨。当时吴毓骍的妻子每年要来一次吴江，最后一次来吴江是在1949年底，当时她正怀着吴品南，有8个月的身孕。临产前，吴毓骍让妻子回老家生小孩。没想到，那一次竟是永别，在半年之后竟惨遭土匪杀害，牺牲时仅有25岁。
由于相隔千山万水，音讯闭塞，吴毓骍远在瑞安农村的妻子陈庭逊一点也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的噩耗。由于吴毓骍多年在吴江从事地下工作，他的牺牲及有关情况，瑞安方面知之甚少。直到8月中旬，吴毓骍妻子才得知消息，赶到温州领到了一件血衣和一封信……。之后的五年中，家庭受人歧视，妻子陈庭逊天天以泪洗面，扯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
听着吴品南的诉说，我和老同志们一样感慨万千。严明华含着泪对吴品南说：“你父亲的遗骨是我亲手放入墓穴的，如今，我把这一切告诉你们了，你父亲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了，我也安心了。”望着父亲般的这些老人们，久压在吴品南一家的疑惑终于释怀了，吴家人非常感谢老同志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吴毓骍留下的妻子、女儿、儿子的现在生活状况，老人们都有所了解了。
三代人的见面时间不长，但吴家人了却了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将启程去震泽烈士陵园看望父亲、爷爷。临行前，吴品南一定要酬谢前辈，但都被婉言谢绝了。我和报社沈国平副总编及王正斌、沈健男一起陪同前往震泽扫墓。同行时，我问了吴品南，“为什么你们前三次来吴江扫墓都悄然而来，又悄然而去？他回答道“先父死后，我们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我们不想给人添什么麻烦。再说，又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事情，理应由我们来承担一切。”他说：“想不到吴江那么关心烈士家属，我深感到你们的真诚。”
事己至此，历时一年，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一半，了却了老同志的心愿，也弥补了吴家后人心头的一个悬念。随着事情的进展，还有一个寻找照片的任务愈发显得迫切了。另外，新增生出来的二件事也需要认真对待：一是远在平望的吴毓骍入党介绍人张光启还未与吴家人见面。二是吴毓骍的妻子目前生活在美国，希望要来吴江看一看。吴品南说：“她对我爸的感情是不会变的。”
针对这一年来发生的故事，我和沈国平副总编合写了长篇通讯《365天：三地两国同首歌——吴毓骍烈士牺牲真相告白亲人记述》文章，分二期刊发于2002年6月14日和17日的《吴江日报》。期望通过报纸，让全社会都来关心这件事，寻找到有用的信息。
既然事情还没划上句号，我对此事还得继续关注。
时间很快到了年底，在寒冷冬季的日子里，寻找照片的剧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2002年12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的电话，声称有吴毓骍烈士的照片，我大喜。我和沈国平副总编即忙赶去庙港开弦弓村。原来张教授带领40多名学生来庙港作社会调查，张教授本人借住在姚百生家里，姚老伯向他介绍了《吴江日报》上的《365天：三地两国同首歌》文章，并谈及自己珍藏着一张吴毓骍烈士的照片，老人希望张教授转告报社，热心的张教授马上把电话打到了报社……
姚百生，一个75岁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在1950年7月至1954年7月任震泽区开弦乡乡长。他回忆道：1949年冬，吴毓骍任庙港开弦乡乡长时，他任副乡长。吴毓骍牺牲时身体躬在沟里，身上还佩着驳壳枪的枪套，枪被土匪抢去。由于尸体僵曲，衣服脱不下来，刘涛（当时的震泽区教导员）用剪刀从吴毓骍的后背、袖口处把衣服剪开，才把血衣脱下来，我们再用温水把遗体抚平才入殓。说到这里，姚百生己是泪花流个不停。吴毓骍牺牲后，姚百生就接任开弦弓乡乡长，继续在乡里工作。
对于照片的来源，他说，由于他与吴毓骍关系甚密，吴毓骍在1950年2月把一张与曲修链（震泽区委组织委员，山东牟平人）合影的新照片赠给了他作为留念。为此，姚老伯当宝贝似的珍藏了此照。我还详细询问了照片的拍摄者和拍摄地点。姚老伯在另一张旧的“吴江县开弦乡区域图”上指出了吴毓骍牺牲的地点——鱼池上。姚老伯说，早年曾给吴毓骍的家乡去过信，因地址不详，信被退了回来。
照片找到了，出于谨慎考虑，也是为了照片人物的真实性，我拿着照片对吴毓骍生前战友又开始了又一轮的走访工作。一轮走下来，严明华、沈健男、张光启都明确表示，合影照中坐者的人就是吴毓骍。老同志们对吴毓骍、曲修链均作了往事回忆。
在得到确认之后，我通过邮件把照片发往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并告知寻觅照片的过程。远在美国的吴家后人们得知此事后，掩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国内瑞安老家打了电话，并给我回了邮件。“看过我爷爷的相片，单单高兴两个字实在不能表达我们现在的心情，我们本以为世上再也没有我爷爷的照片存在了，没想到你竟然帮我们找到了，帮我们了了人生一大心愿，也帮我爸爸减少了一份遗憾……”“谢谢那位爷爷，事隔数十载，他还能把这张照片保存得如此完整，想必非常珍惜和我爷爷的友情。”
事情到了这儿，两大悬念也得到了圆满的答复，应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结局。
但是，没多久，吴家人他们传来了另一个让人感慨的消息：
明年4月，吴毓骍烈士的遗孀、81岁高龄的陈庭逊老人将远涉重洋，带领女儿、儿子、孙女来吴江祭奠亲人……吴小芬在来信中说：“这也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一家人团聚。虽然阴阳两隔，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记得他。我相信我爷爷地下有知也一定深感安慰”。
在得知烈士的遗孀将来祭扫吴敏骍墓的消息后，我再也抑不住自己情感的流露，自己好象己经融入到这个有意义的事件中去了。我决定让吴江的老战友们和烈士的亲属见一次面，以了却三代人之间今生最大的心愿，并通过更大的媒体平台，让更多的人知晓这段坎坷的情感经历。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支持。
我在权衡多家媒体的影响力之后，选择了当年比较红火的江苏卫视《情感之旅》栏目。2003年3月初，我向该栏目组写了一封举荐信，其中我写道:“这是一个讲述烈士家属远隔重洋万里扫墓寻亲、烈士战友深情回顾往事的故事。……是一则充满着亲情、爱国情、战友情的曲折故事，不仅情节动人，故事本身积极向上,有较强的新闻性，在当今社会舆论中是一个亮点”。
按一般要20天才回复的贯例，栏目组居然在第三天就给我回电了。导演、制片他们立马赶来吴江，与报社接洽商议如何把这一有意义的事件合作做成节目搬上卫视。同时，我也向瑞安吴微芳联系，以取得她们吴家人的积极配合。
在得知烈士遗孀陈庭逊老奶奶从美国回到浙江瑞安老家后，3月中旬我便与沈国平驱车600公里，到达温州瑞安。当天，陈庭逊老奶奶、吴毓骍的二位弟弟等许多亲属相聚一起和我们会面，他们深深感谢吴江日报社为他们圆梦所做的一切。经过交流沟通，陈庭逊奶奶答应在去吴江扫墓时转道南京，小坐《情感之旅》节目组。期间，《情感之旅》节目组来吴江拍摄了许多相关的电视素材，包括吴毓骍牺牲前开会的地方，以及去了姚百生的家。
4月3日，我与沈国平副总编前往南京参与《情感之旅》节目的录制，还邀请了王正斌、张光启两位老同志同行，姚百生因病未能同行。中午时分，我在南京碌口机场接到了从温州来的陈庭逊、吴琴南、吴品南、吴微芳一行。下午三时多，在南京锁金村8号江苏电视台综艺频道的演播大厅内，一场催人泪下，情感跌宕的亲情、战友情见面会拉开了帷幕。
节目主持人为当红的张涛和陈怡二人。开场白后，随着悲壮深沉的旋律响起，大屏幕上显现了50年前吴江解放时期的一个个历史镜头，台上的陈庭逊、吴琴南、吴品南的表情也慢慢凝重起来。当镜头中出现到吴毓骍那幅合影照片时，陈庭逊她再也遏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失声痛哭起来，女儿吴琴南泪如泉涌，她用手帕不时地为苦难的妈妈擦去眼泪，儿子吴品南则紧咬嘴唇，泪珠大滴大滴往下掉。这一刻我自己也掩不住情感的流露淌出了泪水。而观众席上许多人也是以帕拭泪，静静地看着事情的进展。在一侧的候播室内，张光启看着演播厅内的情景，同样也是泣声不断。在编导的引领下张光启出场，当他见着陈庭逊时，一声哭呼的“嫂嫂”，撕心裂肺，全场气氛顿时凝固不动了……。张光启向吴家人介绍了他如何介绍吴毓骍入党的经过和一些往事。王正斌上场后，向烈士亲属们详细叙述了当年缉拿凶手、为烈士报仇的情景。
    由于姚百生生病不便出行，我和节目组事先己经去采访过。所以当演播厅大屏幕上出现姚老伯时，全场的情感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并推向了悲切的巅峰。视频里，他气喘吁吁地向“嫂子”讲述了吴毓骍牺牲和他们帮助料理后事的情景。他哭着说：“嫂子，50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你啊，现在找到了，我很开心，我的心愿也已经了了。”他噙着泪花说：“嫂子，我这次多么想来看你，但走不动啊……”此时陈庭逊泪如雨注。女儿吴琴南掩面泣诉：“大伯，料理后事都是应该由我们来做的，但我们都不知道我爸爸牺牲了呀，现在这些事你帮助做了，大伯，我们感谢你啊！”此情此景相互倾诉，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通过卫视平台，互相牵念了50多年的三代人，跨越千山万水终于在这里互倾衷肠，完成大家的共同心愿。催人泪下的120分钟节目录制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和吴毓骍家人，王、张两位老同志，以及节目组摄制人员赶往吴江，准备次日前往震泽公园祭奠烈士。当天晚上，吴江市领导和民政局领导在吴江宾馆招待和会见了烈士家人，并代表吴江予以慰问。一天下来，我的心情也难以平静，我也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
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天空是阴阴的，给我们扫墓更是增添了一丝忧伤。
扫墓前，我们一行先拐道庙港开弦弓村，看望了患病在家的姚百生老人。吴家人见了姚老伯，相拥而泣，一番叩谢答恩，让人看到了永恒不变的人间真情。由于急着赶路，双方依依惜别。
一路上，陈庭逊老奶奶一言不发。我感到，她此时内心肯定是苦涩伤感的。自1949年底与丈夫分别后，到丈夫英勇牺牲，她再也没有踏上过这块令她伤心的地方，其中也有文化、语言、地域、通讯等因素。后来迫于生计，她独自承担起抚养一双儿女的重任，虽然如此，但她还是无尽地在思念吴江的亡夫。她曾对女儿、儿子说过，要他们去找一块好的地方，把父亲重殓安葬。她不知道亡夫的灵魂是否安息。
我们到达震泽烈士陵园时，市民政局、震泽镇的领导都在那里，震泽部分中小学生手持花束也来到了陵园，墓前摆放着各部门敬献的花圈。
吴琴南、吴品南、吴微芳缓缓搀扶着陈庭逊老奶奶，一起在墓前添献了花篮，并鞠躬磕头。而后，陈庭逊老奶奶独自一人走进墓池，抖颤的手抚摸着拱圆形的坟顶，嘴里不停地在叨念着，没出几分钟，其53年的离别之苦、怀念之痛一起迸发了出来，陈奶奶撕心裂肺的号啕大哭，悲痛欲绝，她的身体颤抖着，手不停地拍打着坟顶……她断断续续哭诉着“我来看你了……我的身虽然不在这里，但我的心始终在这里呀……我将来如果‘走’了，会来到你这里的……”老人悲切的哭声、呜咽声回荡在陵园上空。陈奶奶痛哭了半个多小时，在场的人们肃立墓前，周围苍松翠柏一片肃穆。待老人平静些后，学生分批绕行坟墓，向墓池抛入鲜花。然后小学生列队朗诵祭词，向烈士致以悼念，中学生由老师带领，向烈士宣誓。
吴家的亲人看到吴江群众对烈士的敬仰爱护之情，他们的心境也由此慢慢好转起来。陈奶奶流着泪对我说，原本她想象墓地是凋零不堪的，现在看到墓地搞得这么好，而且有那么多人在关心纪念他，这使她很满意，也很放心。她还不断地感谢吴江日报社，感谢《情感之旅》节目组所做的一切。
二年来告慰英烈的寻亲故事，基本上完成了当时的初衷。2003年5月29日，《吴江日报》推出了由沈国平和我合著的长篇通讯《长亭外 古道边，芳心草碧连天——吴毓骍烈士牺牲真相告白亲人记述续篇》，紧接着30日晚，由吴江日报社和江苏卫视“情感之旅”节目组联合制作的新闻情感节目《半个世纪未了情》经江苏卫视推向了全国。节目展现了吴毓骍烈士光辉的一生，以及烈士亲属、烈士战友50年后相见的动人场面和烈士全家第一次到震泽扫墓时凝重而悲泣的场景。
随着媒体的刊播宣传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读者、观众普遍认为吴江日报做了一件大好事，文章和电视生动感人，教育意义很大。吴江武警中队、市委宣传部、民政局、市总工会等许多部门都组织收看了《半个世纪未了情》电视节目，更有许多普通群众在看了报纸和电视后，纷纷给报社来信来电，谈感想谈体会，表示《吴江日报》为吴江人民提供了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片。还有常州、太原的观众打来电话“事迹很感人，教育意义也很大”。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陆虎荣说，这是吴江的一段历史，也是吴江人身边的动人故事，给当代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市教育局关工委还对各学校发文：“江苏电视台录制的《半个世纪的未了情》，叙述了50年前发生在吴江大地上的一个烈士的事迹，内容生动感人，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各校关工委可利用此片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震泽公园烈士纪念馆内，增设了电视大屏，循环播放该片子，并设立专栏，把《吴江日报》的多篇报道集中展示，供扫墓人们阅看。针对社会的热切反响，吴江日报及时组织记者跟进采访，刊发了《报纸颂英烈， 荧屏诉真情  吴毓骍烈士故事文视刊播引起各界反响》的文章，使得这一系列有意义的故事定格在吴江历史的档案中。
经过二年来的寻亲历程，我与吴家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那种对亲人的眷顾、思念也让我对亲情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他们以前低调来上坟“不愿麻烦别人，这是我们的家事”的朴实思想，更让我感到中国百姓那种无悔付出、不求回报的高尚品质。也基于这样的友情，在瑞安时吴品南把他父亲存留于世的唯一一件遗物托我保管和处置。面对这样的重托，我唯有精心保管，才对得起吴家人对我的信任。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吴品南、吴微芳和丈夫及小孩都分别来吴江扫墓过，看看自己的先辈，每次都由我驾车陪送他们去震泽完成心愿。在2009年1月14日，离春节过年还有11天的时间，烈士吴毓骍的6位亲人来到震泽寻找另一种“团聚”，住宿吴江时，我帮他们置办好了祭品等。“大哥，我们终于见到你了”满头白发的81岁胞弟吴毓騬和80岁堂弟吴毓驩捧着黄色菊花，慢慢走到墓前，献花、鞠躬、默哀。“我们都年纪大了，如果这次不来，说不定永远都不能来看他了。”吴毓騬老人深重地对我说道“趁着侄儿品南回国的机会，我一定要他带我们来看看大哥。59年了，这是第一回，可能也是最后一回了。”二位老人对陵园墓地和环境非常满意，他们说：“我们的大哥牺牲得很值得，他在九泉下可以安心了。”陪同一起来的还有吴品南夫妇和女婿以及吴毓騬老人的儿子。吴品南与我说“这次回国来，叔叔们一定要我带他们过来，他们与父亲分别已经59年了，太想看看父亲了。于是我带他们来吴江与父亲一起过年了”。吴品南在父亲墓前代表亲属们诵读着祭词……望着这59年后的又一次低调“探亲”，给我的触动是很深的。
二年多的寻亲和后续故事跌宕起伏，其中曲折多变的情节，都为这件有意义的“事件”烙下了一段历史，值得永久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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